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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面埋伏

敲定住宿问题22

胡文轩忙拉住女儿的手，解释道：
“不是爸爸不要你，是我们这个组织实
在不适合女孩子。规矩太多，家法太
严，很多事情会让你身不由己，甚至是
将来的终身大事。加入这个组织的人，
尤其是女人，命运就会改变，多半会成
为一场悲剧……起码，幸福就不会掌握
在自己手中了！你说，爸爸能忍心吗？
不，我不会轻易让你加入的！”

他的语气很沉重。为了说服女儿，
他不遗余力：“有些事，你表叔也清楚，
当知我不是虚言。”他看着江静舟，期盼

着他的共鸣。
“真有意思！”江静舟莞尔一笑，“第

一次从你口中听到你对自己组织的中
肯评价，难得啊，而且实在精辟！文轩
兄，我能将这句话理解为你舐犊情深、
良心未泯吗？”

“江致远，我请你注意你的用词，当
着我闺女的面，我不想和你……”他拉住
沁梅，掏出钱包，“阿梅，你去让门口坐着
的陈副官帮我买一包烟来，牌子是……”

“我知道的。”沁梅知道他想支开自
己，接过钱，转身走了。

“江老三！我希望你以后注意你的
言行，当着孩子的面，要有长辈样子！”

“胡老二，其实我原本想用‘虎毒不
食子’这句俗语。你那个组织名声在
外，不用你我评论！不过今天我真的要
对你刮目相看了，在沁梅的问题上，目
前仔细品品，你倒真像个不错的父亲。”

两个人说到这里，竟然忍不住相对
一笑，但机锋仍在。

“你去宠你家那个公主，我自爱我
这个女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好吗？看
在你是沁梅表叔的份上，终究绕不过这
层亲戚关系，我倒想和你约法三章！”

“三章？”
“是的，为了我的阿梅，我要和你约

法三章！”
“说来听听。”
“这第一条，以后当着孩子的面，咱

们都要克制，尽量少争吵，不允许彼此

使用攻击性语言。”
“哼！”
“哼？就是答应了！这第二条，当

着孩子的面，不谈往事。”
“哼！”
“第三条嘛，不允许动辄拿谁是沁

梅的生身父亲来说事，别让孩子伤心。”
“再次赞一句，你良心未泯！”
“你又来了？江致远你不讽刺别人

就难受是吗？哦，对了！还有最重要
的一条……”

“约法三章？约法四章？”
“呃，这第二条、第三条可以合并。

我要说的最后这一点最关键！”
胡文轩死死盯着江静舟的眼睛，几

乎是一字一句地说：“她还是个孩子，别
把一些政治上的因素加到她的身上！
我更不希望我的女儿，染上一些不好的
色彩，为一些组织做不良之事！”

江静舟也毫无畏惧地与他对视：
“你的这些条条框框霸气得很呐，不过，
我凭什么答应你？”

“凭你我都是这个女孩的亲人！江
致远你相信吗？为了阿梅，我可以让着
你，容忍很多东西，但我的底线也是很
明确的，这个你懂！”

江静舟冷笑着说：“胡文轩，我回答
你，你心里的那点儿小算盘别人也都明
镜似的！关于沁梅，我是长辈，就会守
好长辈的职责，她的幸福对我来说也很
重要！请你也记住这点儿，无论何时何

地，她不开心了，受伤害了，我一样会出
手相助！你不用想太多，不用腹诽什
么，我既然放不下和她的那份血脉关
系，千辛万苦找到了她，找到了这个如
同孤儿的孩子，自会关照她、看护她。
血缘关系也许并不相近，但是亲情永远
都在！一句话，你记好了，沁梅和宁兰
一样，都是我此生的牵挂！”

他这番义正词严的话语，让胡文轩
微微愣怔，胡文轩正在品味他话里话外
的意思，却看到沁梅走了过来。

胡文轩忙转移话题：“阿梅啊，工作
嘛，就算决定你去你表叔那里，可还有
你的住处呢？”

“我听两位长辈的安排。”
“看我干什么？你既然有父亲的名

分，又爱做主，你来定吧！”
“致远，我倒不是不想让沁梅住到

你那里，关键是你家宁兰如今不在这里
吧？听说在南京，要是宁兰在，她们表姊
妹倒可以做个伴。你那里现在不热闹！”

“你那里热闹？也无所谓，你爱
怎么都行！”

“不是，我不是在和你商量吗？”
“我想，我如今是大人了，马上就要

参军了，我可以住宿舍吗？每到周末，
我可以去看两位长辈。”沁梅怯怯地说。

女孩的话让两个长辈都不再说话，
就算答应了这个方案。

（摘自《若爱重生·周旋1946》 纳
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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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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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谷夏说的酒店真的送来了年夜
饭，比她说的两样菜还多。一锅水煮活
鱼，一盆腊肉，还有一个两层蒸锅，下面
是红菇鸡汤，上面是煮熟的面条和上海
青。酒店的人说，鸡汤泡面，吃了健康
长寿，一定要吃。

比觉喂尾巴吃鸡汤泡面，尾巴小口
小口地吃了。

杨自道接了辛小丰的电话，把的士
开往医院。比觉征得护士的同意，借了
三张白方凳拼成桌子铺上报纸，三个人
挤在尾巴床前吃年夜饭。看到这些菜，

杨自道说：“真他妈的想喝两口啊。”
辛小丰说：“要不我下去买点儿啤

酒？这花生下酒最好。”
“别了。”杨自道吃着花生说，“还要

开车呢。这花生，好吃！”
比觉说：“除夕也没店家开门了。

再说，在病房里喝酒也不好。”
看着大家吃花生，尾巴也要吃，辛

小丰喂了她两颗，尾巴居然呛咳起来，
小脸憋得通红。比觉看得脸都白了，生
怕尾巴把心脏咳裂。辛小丰嗫嚅
（niè rú）道：“才两颗……”

比觉黑着脸，杨自道对辛小丰使
眼色。

尾巴恢复后，要看伊谷夏送来的卡
通画册。比觉说灯光太暗伤眼睛，让她
白天再看。尾巴就要看，辛小丰看看日
光灯，说：“看图应该没关系。”

比觉瞪了辛小丰一眼：“妇人之
仁！”尾巴听不懂，但感觉他在骂辛小
丰，说：“最讨厌老陈！”杨自道拍了拍尾
巴的头，笑着说：“没有老陈早就没你
啦！老陈也快被你弄死了。乖乖的，让
我们吃完饭，我们就给你压岁钱。”

尾巴欢叫起来，又咳了几声，杨自
道连忙让她别激动。

三个人继续吃饭，鸡汤不烫了，水
煮活鱼还很烫。腊肉相当美味，辛小丰
给尾巴夹了一块，尾巴看着画册，张嘴
吃了。

比觉说：“海珠打我电话，说临时工
很懒很笨，今年年关鱼卖得不如别家

好，希望我这些天能过去一下，新买的
鱼苗要费心照顾，那个临时工靠不住。
我要不要过去？”

“那我叫人替一周班吧，我来医院
陪着。一周行吗？”杨自道说。

“应该不行，鱼苗很难料理，一天要
喂很多次，每次都要把鱼食打碎。海珠
当然希望我去上班，说不好一直空着位
置等我。”

“不然就拉倒，谁稀罕那个苦差
事。”辛小丰说。

比觉说：“你不知道我们需要
钱吗？”

辛小丰说：“我是说，她不要你，你
还求她什么呀！”

比觉说：“海珠那人我知道，她很难
信任别人。再说，她一时冲动给了我们
这2000块，过后肯定后悔。若不让我
干了，她这钱就真没了。”

辛小丰说：“我那天去渔排上拿小
金鱼，你知道吗，她就睡在那里！”

比觉很吃惊，但很快就缓过来了，
说：“也自然。”

杨自道和辛小丰互相看了一眼，再
看比觉，三个人突然轻笑起来。比觉
说：“我操，别想歪了，不是那么回事。”
杨自道和辛小丰还在笑。

比觉说：“说正经的吧。这次尾巴
的费用已经接近4万块，到春节后尾巴
出院时估计要超出4万块。我们还得
借钱。更重要的是，出院后她的康复和
营养要跟上，这也是一笔开支。乔教授

说，如果康复得好，10个月后就能进行
根治手术，那个手术顺利的话，也要4
万块左右。所以，我们要有所准备。”

杨自道点头，辛小丰的电话响了，
他一接，听出是台湾设计师的声音，便
走出了病房。

杨自道说：“对了，尾巴出院后再住
你那渔排上是不是不妥？你最好问问
医生，渔排上条件太差，而且万一有事，
找医生也很不方便。”

比觉说：“那你说让她住哪儿？你
们家一天到晚没人，而且那个鬼鬼祟
祟的变态房东，我看尾巴还是少接触
他为好。”

台湾设计师在电话里说：“原来计
划春节前回去，和你一起辞旧迎新，
结果被孩子出国的事耽误了行程。
今天忽然梦到你被枪毙，不，是被执
行注射死刑。我看到你被绑在那儿，
对着我微笑，吓出一身冷汗。呵呵，我
们家乡的风俗，噩梦说出来就破了。你
还好吗？”

辛小丰也被台湾人的话激出冷汗：
“都好。”

“真的很挂念你，小弟，你的眼神总
让我牵挂。好好的，好吗？我初十前回
来请你吃饭。Happy new year！”

辛小丰说：“新年快乐，也给你一家
拜年了！”

（摘自《烈日灼心》须一瓜 著 重
庆出版社 出版）

（本连载完，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